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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长白山山区仍天寒地冻，白雪

茫茫。

“揽胜·探微 问道吉线G331”文化采风组，

赶到安图县已中午，午餐后再往奶头山村赶，

全天都在乘车、开会、看现场的忙碌中，连续10

多个小时下来，感到有些劳顿。

光影雪河行

早上，拉开窗帘，见阳光映在奶头山村朝

鲜族民居上，炊烟袅袅中，村子显现生机。阳

光洒在北山岗上，雪地呈金黄亚光效果，给人

一种雪里藏暖的感觉。

采风组8点钟从奶头山村出发，要寻路探

访地图标注的“松花江”起始命名江段。此时，

我们正沿二道白河下行。眼前的冰雪之河，看

上去情绪极佳，或处于亢奋中，一会儿钻进林

子，一会儿跑上山岗，一会儿隐于峡谷，像健壮

的小伙子，无视穿山越岭的奔劳，仍满怀激情，

大步狂奔向前。

车窗外，或远或近的紫褐色森林，一片连

一片，一山连一山，无边无际，绵绵不绝。山峦

尚于冬眠中，旷野苍茫沉静，冷清无声。金灿

灿的阳光射进林间，杉、松、柏、榆树的影子，映

在雪地上，斑斑驳驳、绰绰约约，像大群激情飞

扬的舞者，矫健腾越，姿态万千。我想起流传

山间的民谣：长白山猫冬，越寒越心热；长白山

踏雪，越冷越强悍。

再看那条凭借自己的力气，与车赛跑的林

中雪河，并未凝固，并未止步。其随山绕转，时

窄时宽，一脸自信与光影齐飞的豪迈状态，让

人感觉到雪下的河，正潺潺山行，流动有声，其

追踪而来，气势正从雪下冲上地面，似乎听得

到水撞击水的声音、水撞击石头的声音、水撞

击树木的声音、水撞击河床的声音、水撞击山

门跌成瀑布的声音……长白山美如天籁，激荡

山野，回萦天地间。

此刻我脑海里，正“闪回”15年前夏日的

某个午后……那时，我和同事老李走在长白

山山间石径路上，空气湿润、云雾缭绕中，突

然听到前方传来奇特响亮的流水声，年过半

百的老李，先短暂一怔，然后疯了似的向水声

传来的地方跑去。在不足50米远处，他猛然

站住，叉开双腿，做个呈倒“V”字形站姿，满脸

堆笑地冲我大喊：“快来看啊——我的双腿跨

在松花江上啦！”

老李兴奋得忘了年龄，其脚下是条很幽

很窄的深沟，一米多长的石板成了跨沟的

桥。他催我：“你快来呀，让你的双腿跨过松

花江！”

我跳上小石桥，做跨越状，两个大汉瞬间

变成两个小男孩！我们欢呼着、大笑着，与胯

下的流水声相和鸣，早已到了忘我境界。这是

我离松花江源头最近的一次，也是我在知道

“松花江”3个字的半个世纪后，与其最为亲密

的接触……15年过去了，这跨越松花江的场

景，常在我梦中闪现。

其实，那些在高山深处翻着浪花涌下山岗，

那些在峡谷中唱着歌儿流下山涧的百余条河

溪，从树草下、岩缝间、沟壑里，丝丝缕缕汇成

溪，源源流水绕山间，百转千回化成河的主要是

3条(头道、二道、三道)白河，还有富尔河、古洞

河、细鳞河等等。这些涓涓下注的水流，构成

“白河家族”的丰沛水系，为松花江的形成与诞

生，做足了丰盈的资源储备……它们是深冬不

眠的河，是岁月不老的河，还是缔造大江的河。

童话“松花”梦

男孩10岁那年，扛着大半面袋黑面粉，兴冲

冲登上绿皮火车，沿大兴安岭甘河河谷东行一

夜，次日早晨抵达哈尔滨的二姨家。二姨满脸灿

烂，一把拉过外甥说，这小肩膀能扛得动大半袋

面？好厉害！明天二姨奖励你上江沿儿！

在“计划经济”年代，这大半袋黑面细粮，

对孩子多、生活拮据的城市工人家庭而言，意

味着能吃上多顿馒头、烙饼、面片汤了，这是多

么令二姨全家人开心的大事啊！

第二天，二姨履行诺言，领着小外甥坐有

轨电车，从南岗光明街去道外江沿儿，坐着

“咣当咣当”的有轨电车很舒服，木椅座凉瓦

瓦的，车窗外平房、楼房、步行的人，都被“追”

过去……临近中午，娘俩才到达江沿儿。

眼前，横着一条大江，水域宽阔，足有二三

百米！真比大兴安岭上男孩家门前的甘河气

派得多、大得多！江水浑浊，滔滔东流。再往

东北方向看，300米远处有座龙骨铁桥跨于江

上，有火车正鸣笛通过。

到江边，二姨对男孩说，你昨天坐的火车，

就是从那座大桥过来的。她问，你知道这江叫

啥名吗？男孩说，叫下江沿儿啊！二姨被逗笑

了，什么下江沿儿，叫松花江。

松花江，松花江！男孩默记着。

男孩在大兴安岭上长大，知道松树有好多

种，红松、白松、黑松、落叶松，但从没听说过松

树开花。他的脚几乎贴着江水了，仍使劲伸着

脖子望向江面，神情痴迷，小声叨念，松花江，

咋看不见江上漂松花啊……二姨疑惑，什么漂

松花？男孩说，它叫松花江，江里就一定有松

花啊，松花啥样子呢？二姨笑道，傻孩子，你把

我都弄晕了，松花是江的名字，哪来你说的松

花呢？鬼精灵的脑袋！

这段江边对话，成了男孩童年到成年的天

问，成了半个多世纪的未解之谜。

早年，男孩知道“松花江”这个名字后，就

坚信松树是一定开花的，不然怎会叫它松花江

呢？自此，他从甘河开始找起，每见松林都要

仰头看树梢上开松花没，还要看树下落没落松

花瓣儿……可他从未见过松树开花落花，夏天

找到的多是绿色小松塔，秋天找到的多是棕色

大松塔。每遇到河，男孩总要沿河面找一段，渴

望河上漂来几朵神奇的松花……10年过去了，

20年过去了，男孩仍在继续做着“找松花”的梦，

本该早就放弃的执念，却迟迟放不下，直伴男

孩到青年、到中年。

后来才知道，“松花江”是由满族话“松阿

里乌拉”语音转译而来的。在明朝宣德年间，

这条江就被称为“松花江”了。红学家、作家陈

景河先生在其著作《〈红楼梦〉与长白山》中，对

“松阿里乌拉”释义为：“松，前置语气词；阿里，

天之意；乌拉，江河之意。松阿里乌拉为满语，

意为天河，犹言松花江之水是从神灵的居所长

白山流淌下来的。”这样传承下来，松花江译成

汉语的意思就是“天河”，那么，它与半个世纪

前男孩想象的“松树开花落，沿河找松花”的童

话，已没有生物关联的意义，只是存放童心诗

话的想象罢了。

从那个只知道松花江名字的男孩，到后来

成为教授的我，竟然没想到自己与松花江的缘

分是天赐注定的。松花江有南北两个源头，南

源在长白山天池，北源却在大兴安岭伊勒呼里

山脉，而岭东所有河流，包括我故乡的甘河等近

百条河，从大岭流下后先汇入嫰江，再汇入东流

的松花江。多年后才知晓，在我落生的那一刻，

就命中注定是松花江的子民了。两座山脉，两

条大水，竟然在我一个人的身体和精神上，实现

了完美“相逢”。这是何等神奇！

白河蕴“松江”

自长白山天池飞泻而下的主要河流是：头

道白河、二道白河。

在“二白”的最上游，即是那条世界上最短

的1.2公里的乘槎河，河身高居海拔2000多米

的活火山口，头抵长白山天池豁口，脚踏长白

山瀑布悬崖。乘槎河虽高山路短，可其著名和

重要程度，无法用语言称量。刘建封在《长白

山江岗志略》中这样记载它：“水自天池泻出，

天豁、龙门二峰之间，波浪汩汩，形同白练。严

冬不冻，下流五里，飞泉挂壁，宛成瀑布，声闻

十里外……实为松花江之正源。”当乘槎河匆

匆行走不足2公里，便一头跌下长白瀑布，即为

魂断重生的二道白河了。

二道白河翻越山岗，起伏跌宕，穿行莽林，

曲转萦回，独行近百公里后，在安图县两江镇的

汉阳村、大兴川村附近拐了几道弯，再向前行几

公里后，终于和比自己长许多的头道白河汇

合。两河像久别的兄弟拥在一起，各自融入对

方，令人惊愕的是在此地此刻，两条欢腾奔流的

“白河”，竟在瞬间神秘消失了……

行驶中，风清爽、天湛蓝，眼前的长白山，

天边的长白山，好个通透！

车足足行进近一个多小时，与我们左侧下

行的另一条河——头道白河顺流相遇。二道

白河知道，自己已跑到汉阳村的边缘，跑到大

兴川村的边缘，跑到村边跌落浅坡的山弯下，

瞬间就与头道白河合二为一，即在完成自己使

命的那一瞬，就已实现了自己的再次新生，这

自我牺牲的壮举，将推出一条中国北方的惊世

大河——松花江的诞生。

今年2月22日中午，在阳光充沛、雪野皑皑

中，我平生首次立于长白山汉阳村外“几”字形

江堤上，眼前为地图标明的“二道松花江”的起

始江段。当这条走出冰河的江呈现我眼前时，

我竟不敢相信，它就是我曾在15年前跨越的那

条高山河溪，现在变成了气势磅礴、浩浩荡荡的

大江。此刻，它正从深山峡谷里冲出来，把上游

冰封的江面击碎，银雾蒸腾，江水向北奔流，连

江岸躺着的一棵粗壮的上百年的老榆树“倒

木”，都被早春急切的开江气势所震撼，连江南

岸几头牧放的棕白花黄牛，都抬头直望着波光

跃金的松花江……

随之而来的这条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大

江——二道松花江横空诞生！

这条被上苍赐予美丽名字的新生儿，满怀

激情、气宇轩昂地撑起“松花江”的大名，不断

向北迂回，不断向东延伸，一路向东向北奔流

不息，直至行进1927公里后，它便一头扎进北

方的海洋……

我在堤岸举目眺望：上游，大江从崇山雪

峦中走来；中游，大江从半雪半冰的旷野中走

来；下游，大江揽着冬眠的大片森林走来。

我走下堤坝，站在河床临水的一叶小舟

旁，脚下是鹅卵石河滩，江风猎猎，扑面涌来，

虽刀割般寒凉，可我心里却如拥着一团炭火，

热力十足。

不觉间，我热泪盈目，这条熟悉又陌生的

大江，这条让我梦萦魂牵半个世纪的大江啊，

正在我眼前高歌流过。

江水悠悠，流淌着满江的蓝宝石；

江水烁烁，把高天的太阳背下逢春的山岗；

江流泱泱，广袤的黑土大地享受着深情的

浇灌……

这条奔腾不息、勇往直前的江，即使漫天

飞雪，冰封大地，酷寒骤降，亦不放慢自己狂奔

向前的脚步。

自此，广袤的东北山川大地，得益于这条

大江的润泽养育，随之松花江的盛名亦在渐次

飙升，万里传承，代代相续。

天河悬落处天河悬落处
——松阿里乌拉源流记

□陈晓雷 文/摄

博大而雄浑的长白山，孕育着万物，更别说还有那

人人钟爱、被世人称为“蓝精灵”的蓝莓果了。

蓝莓，意为蓝色的浆果之意，在我国北方称为越橘

果，也叫高山越橘。其原产于我国大小兴安岭、长白山

区等，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水果之一，有13000年之久的

历史。

记得我小时候，每当七八月份，就到山上的林木间寻

找一种蓝靛色的小果。孩子们发现此种小果，都呼啦一

下围将上来，快速把果子撸在手中，大口小口塞进嘴里。

霎时，一种酸甜清爽的味道就从口腔浸润到心底，直达肺

腑。当时，孩子们称这种果子为蓝甸果。这种果子很小，

且很少，踏遍青山偶尔能遇到。

8年前的季夏，早上天气转凉，我陪着一位外地朋友

在早市上闲逛。蓦地，一种蓝紫色的小圆果子吸引了我，

让我眼前顿时一亮——这种浑圆饱满、表面带有一层白

霜的小果子和我小时候吃的蓝甸果竟然极其相似，只是

比蓝甸果大一些，神秘娇嫩。

我喜出望外，上前拿起一颗仔细观看，见这小果子就

像一颗蓝宝石，顶端有一黑色的小花朵，长着五个花瓣，

宛若一朵幽幽的黑梅花。我轻轻将小果子放进嘴里，顷

刻间，一种纯净浓郁的果香令我陶

醉了，儿时蓝甸果的味道就在我的

唇齿间弥漫开来，浓郁得满口满心。

一问才知，这个蓝靛色的小果

子是人工栽培的蓝莓，就是我童年

时吃的野生蓝甸果。

一位面前摆着一箱箱蓝莓的姑

娘告诉我，长白山蓝莓在世界卫生

组织公布的十大健康食品中，是唯

一入选的水果，联合国粮农组织早

就将蓝莓列入“人类五大健康食品”

之一。如今，白山有很多果农都在

栽培蓝莓，市场上供不应求，他们家

已经依靠蓝莓发家致富。

看到姑娘一脸的自豪，我半信

半疑，这也太神奇了吧，蓝莓居然还

能栽培？这对气温、水分、土壤，甚

至是海拔都十分挑剔的小精灵，难

道会在我家乡的土地上生根安家？

直到那年6月，一个细雨蒙蒙的上午，一次现场采

风，终于打消了我心中许久以来的疑虑。

我们来到了白山市红土崖蓝莓基地——红一村鸭绿

江蓝莓种植园。我这才见到蓝莓的真面目：每棵蓝莓树

只有一米多高，树上茂密的枝叶向四周散开来，就像一棵

棵绿色的小蘑菇，叶子里面藏满了好似酒盅般的白色小

花朵，洁白可爱，花苞粉红粉红的，娇艳欲滴。

凝视树上一串串洁白的

花朵，蓦然想起《七绝·观蓝莓

花感怀》一诗中写的：“纤巧明

心素雅开，冰魂只向冷寒裁。

漫山志趣何年梦，一树芳容硕

果来。”我心中顿然欣喜异常，

不由得暗想：等到秋天，这一

树树的花开就是一树树的果

实了。“一树芳容硕果来”，说

得多么恰如其分啊！

我一面赞叹着，一面用手

轻轻触摸着被雾气与细雨笼

罩中的小花朵，是那样安谧而

宁和、迷幻而淡雅，不由得生

出一种温馨神秘的感觉。抬

头远眺，满眼是500亩蓝莓所

拥着的绿浪与天相接，莽莽望

不到边；颔首低眉，一阵微风

拂过，那一棵棵翠绿的小树摇

动枝叶向我致意，令人深感如

梦似幻。

世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事

情，蓝莓的栽培亦是如此。

听了讲解我才知道，人工栽

培蓝莓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春夏秋冬都要用尽

工夫。

果农们的春栽一般是在4月上旬到5月上旬，采取高

畦栽植，再根据坡度种植密度，采用扦插繁殖法或植物组

织培养繁殖法，用自然之水和江河之水灌溉，用松针、落

叶等腐殖肥料来栽培养育苗株。

夏季，为了防止野草生长，果农们顶着烈日把塑料布

钉在高畦上，在雨季到来之前，要将杂草割下，就地还田。

10月中上旬，果农们除了人工采摘食用鲜果和机械

采摘加工果外，还要栽培小树，清除林间的残枝、落叶、落

果，剪除和销毁有溃疡的枝条。

冬季，果农们又忙着修剪、除去附着在株丛上的病虫

害越冬体，以减少病虫害的侵袭，同时做好果实的储藏。

这正是一年四季造化神奇啊！

我的家乡白山市地处长

白山腹地，因其丰富的酸性

土地资源、洁净湿润的空气

资源、富含火山岩矿物质的

水资源，气候冷凉温润，昼夜

温差大，能够满足蓝莓这种

低温植物的所有生长条件。

据史料记载，白山试种蓝莓

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是国

内试种最早的地区。临江市

六道沟镇蓝莓种植专业合作

社、抚松县的省级蓝莓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都位于风光

旖旎的鸭绿江畔。其实，早

在20世纪80年代，长白山蓝

莓酒就曾获得农业部银质奖。

蓝莓之所以被大众认可，或许是因为它含有日常食

用的几十种蔬果中最好的抗氧化剂，具有保护视力、提高

记忆力、增强免疫力、抗癌等作用。因此，蓝莓有“水果皇

后”和“浆果之王”的称谓，又被称为“蓝色贵族”和“视力

王”，亦是白山市地理标志产品。

啊，在这白山松水间，雨中那一朵朵晶莹剔透的蓝莓

花，就仿佛一个个激情奔放的小精灵，充满着生命的魅

力，跃动着梦想的火花；又宛如一只只白色的蝴蝶在绿丛

中蹁跹起舞，绽放着美丽，孕育着希望。

放怀天地外，独立山水间。倏忽间，我眼前一串串白

色的花朵，变成了一嘟噜一嘟噜的蓝莓果子，挨挨挤挤，

亲亲热热，连成了一片片、一簇簇、一堆堆，铺设成了一条

蓝靛色的紫锦路，走出中国，奔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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